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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筹经费，考古学教授做“吃播”走红网络

“中国人 2000年前就撸串了”
“你知道吗？ 从唐朝开始，就以煎茶法开启了花式喝茶”“中国人 2000年前就撸串了”“油条跟秦桧有关”……
近日，54 岁的张良仁教授走红网络。 他原本是南京大学考古文物系教授，从事考古学研究长达 36 年。 今年 7 月份开

始，他在短视频平台上拍起了美食短视频，成功火出圈，吸引到众多网友的关注。
他以一己之力带火了较为冷门的考古学专业，众多年轻人通过他的短视频，开始对考古产生浓厚的兴趣，甚至在评论区

里刷屏“想报考张教授的研究生”；还有人称他为中国版的“孤独美食家”，笑称不会考古的美食博主不是好教授。
为何决定在这个年纪从考古学教授转型去做“吃播”？ 短视频拍摄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出圈以后都有哪些的改

变？ 带着诸多的疑惑，晨报记者与张良仁聊了聊。
以下为他的口述———

拍摄短视频是为了经费

我从不避讳和别人说，拍视频就是为了拿到研究经费。
我是从事国外考古的，主要研究的国家是伊朗和俄罗斯，

但是碰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研究经费不足。你可能会问，
为何有经费问题我还要去做国外考古研究？在我看来，我们国
家也需要有研究国外考古这方面的专家，因为这方面的话语
权基本上都被欧美发达国家所掌握。
于是，我就想到了在社交媒体上通过短视频的方式去讲考

古，争取到一些社会力量的支持。然而，考古学毕竟是一门学科，
有它自身的专业要求。如果按照上课的方式去讲比较枯燥乏味，
很难吸引到大众，所以我才想到了用美食的方式去讲考古。
其实，“美食”加“考古”可以讲的东西还是很多的。像辣

椒、土豆这些食材最早都是外来的，像米粉和酸菜都是本地
的。当然，吃饭不光是填饱肚子，还是一种文化行为，所以还有
祭祀礼仪和餐桌文化。
虽然一期短视频只有两三分钟，但是背后却付出了大量

的心血。我们团队里有很多 90后、00后，我的任务就是给他
们提供一些拍摄脚本的思路，还有就是对脚本内容的审核。我
的知识盲区还是很多的，所以我要查文献，看看是否有误，是
否漏掉了什么，虽然是面向大众，但是我怕说错了。
目前，我们一共拍摄了 51 集短视频，也就是 51 种美食。

拍摄地点主要集中在南京大学仙林校区附近的小店，最远还
去过吐鲁番和西安。接下来，我们还想将拍摄地方扩展到上
海、杭州等江浙沪地区的城市，未来还准备去到其他国家。
实话实说，我这个人是不适合做短视频的。做短视频是需

要表演天赋的，需要表情丰富、感情细腻，还要有演讲才能。这
些我都没有。当然，还有普通话不标准，声音浑浊。不过，我预先
做了一些准备，请了一位播音员来教我发音、教我吐字，做短视
频时已经好很多了。后面还要继续努力，继续提高。
目前，已经有一家机构表示愿意提供国外考古的经费支

持，这是让我最开心的事情。

我不是“孤独的美食家”

在这个年代里，大学教授出来做短视频已经不稀奇了，我
们考古界早就有人出来做了。
有人会问，从大学教授转型到短视频博主，是否有一

些不适应的地方？确实，我之前的生活是很简单的，
每天就是家、教室、实验室三点一线，我关心的
都是我的学生和我所做的考古研究。
但成为短视频博主后对我来说是一种

巨大的改变。我要学会了解大多数人的
喜好，并且反复思考以什么样的形式和
他们更好地交流。
当然，目前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现在，我走在大街上经常会被路人认出
来，这其实也是一把双刃剑。好的一面是知
名度提高，有更多人关注到考古；不好的一
面就是平静的生活被打破，这方面需要适应。
现在我去上课，学生们看见我就会笑，他们

都成为了我的忠实粉丝。外校的同学还跑来南
大看我，有一种追星的感觉。如果他们因此喜欢
上考古学，在我看来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情。
我的亲戚朋友都知道我是一个不善言辞

的人，看到短视频里比较夸张幽默的我，都不
相信地跑来问我这些短视频真的是我拍的吗？
女儿很支持我在这个年纪还去拍短视频，经常
给我提一些建议，觉得我做了短视频以后说话
风格变了，人也活泼可爱多了。
有些学者做了“网红”以后，就不做研究

了，我不想这样做，有很多学术问题我要继续
研究。我不想放弃，会继续做，或者自己做，或
者指导研究生去做。当然，也要抽出一部分时

间做短视频，当好“网红”。
做了短视频以后我发现，学者不是说生产完知识就完事

了，应该向更多人普及考古学知识，这方面我是有责任的。另外，
现实生活里也有不少宝藏考古知识值得挖掘，应该从他们身上
汲取这种知识，然后再去告诉更多人，这是一个循环的过程。
有人称我为中国版“孤独的美食家”，我当然不是什么美

食家，但我也算是一个“吃货”。如果满分是 10分的话，可以
给自己打 6分，我是那种喜欢吃但不会特地去寻找美食的人。
美食是个大学问，不做不知道，做了才吓一跳。我以前做

研究，做了不少功课，但是做下来发现不知道的太多了。中国
太大了，各个地方都有很多我不知道的美食，所以我还要感谢
粉丝给我提供线索，也希望粉丝继续提供线索。

考古学就像是“千手观音”

过去，大家对于考古学的一些认知，常常让我哭笑不得。
有人一看到我们，就立马拿出家里的文物让我们鉴定，

问我们值多少钱？其实，文物鉴定是有专人去做的，我们并
不是做这个的；还有一些人觉得我们是“盗墓”的，日常就
是挖墓。其实，我们去挖掘也是需要国家文物局发放的执
照，而且挖掘出的东西都是要上交国家的。
所以，通过拍摄短视频，可以让大家更好地认识这个专

业是做啥的。我当年第一专业也不是选择的考古学，是因为
成绩不够调剂过去的。刚开始，我对考古学简直一无所知，
上课也像是听天书一样。后来，毕业后选择从事考古挖掘工
作，并且继续深造，才感觉对考古学入了门。
然而，过了几年我突然发现自己在国内做考古做不下

去了，也写不出研究报告。于是，我决定去国外留学，把视野
打开。现在，我感觉自己的精力已经有点不够用，脑海里到
处都是问题。
在我看来，去国外考古也是一种很好的外交方式，因为

需要和当地上上下下都打交道。外交关系像是一棵树，不仅
要有树干，还要有根须，我们从事考古就像是根须，可以稳
固大树。
在国外考古也有许多印象深刻的事情。有一天，我们在

伊朗当地考察，看到山上一片乌云，就知道要下暴雨了，结
果前面的车告诉我们前面有洪水了，甚至看到了一些车被
洪水冲走了，所以你别看这些干燥的地方，也是可以发生洪
水的，这对我们理解这些地方古人怎么居住很有帮助的。
还有许多国家的美食让我流连忘返。俄罗斯我去过很多次，

最怀念的就是冰激凌，还有一些中亚国家里，店主会在集市里用
巨大的锅做抓饭。他们喜欢在红茶里放糖，但是和我们接触多了

也不给我们加糖了，因为他们知道我们中国人不喜欢。
在我看来，考古学是一门特别好玩的学
科，这个学科既可以有大量的田野调查工
作，可以看到许多美好的自然风光，同
时也能在室内图书馆整理资料、发表
报告。我很喜欢这样的生活。

考古总体来说还是一个比较
冷门的学科，从业人数不到一万
人。近些年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
提升，在考古研究方面的投入都
在增加，我们国家的多学科考古研
究已经走到了世界前沿。现在还出

现了水下考古，甚至研制出专门的水
下考古船，但是水下考古和陆地挖掘还
是很不一样的，需要具备专业的潜水能
力。
现在，至少有 38 所高校开设了考古

专业，相较于我读书那会已经翻了三倍。随
着报考人数的增加，师资力量已经有点不
足，我们现在也有点招架不住。
考古学就像是“千手观音”，可以和很
多学科相结合。比如，利用化学手
段去分析陶瓷的成分，用现代
建筑学去研究古代建筑。现在
我带领学生研究的就是“饮
食考古”，去挖掘饮食方面
的更多文物材料。

有人会问我这样一
个问题，为何大家仍然
会对考古学抱有需求？在
我看来，这种需求并不是
出于一种功利心，一定要
从事考古学相关的工作，而

是一种好奇心，人天然具备好
奇心。拍摄短视频也可以满足公
众的好奇心。
未来，我希望自己的作品

可以登上国外的短视频平台，
让更多人关注到中国的考古和
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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